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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童 文 学 作 品 专 版 （ 一 ）

莫托是位著名的舞蹈家，他每年的演出行程排得
满满的。最近一段时间，莫托遇到一件奇怪的事。

“舞蹈家先生，”演出结束后，一位观众拦住了莫
托，“您是独舞吗？”

莫托一愣，他不止一次遇到这种问题。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刚才是我一个人独舞！”

莫托诚恳地说。
“可我感觉有两个人表演。”观众一脸若有所思，

“那个人一定是您的舞伴，而且他的舞技只在您之上。”
“不可能！的确是我一人独舞。”莫托重申了一遍。
只要看看观众的表情，莫托就知道，他的回答并没

有令对方满意。
这时，又有观众走了过来，大家团团围住莫托，七

嘴八舌议论开了：
“我明明看见有两个人跳舞，您怎么说只有一个人

呢？”
“您是不是有所顾虑，不方便，或者说不好意思向

外界透露？”
“或者等机会成熟了再透露？”
……
莫托摆摆手，“我用我的名誉做担保，我说的每句

话都是认真的。”
莫托把诚信作为人生的第一准则。

“我们明明看到了。”还是有人不满意莫托的回答。
每次演出后，莫托都会遇到这种奇怪的问题，明明

演出的只有他一人，偏偏就有人说，还有另一个人陪伴
在他左右。不仅观众这样问，就连好朋友也这样问他。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们？”朋友弄出一个夸
张的表情，“到时宣布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什么呀！”莫托笑了，被逗笑的，“这么多年了，你
见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朋友想了想，最后说道：“你看看这个，就知道这问

题不是空穴来风。”
朋友放了一段视频，那是莫托一个人的独舞。莫

托暗暗吃惊，视频中，确实有个人配合他，随他起舞，时
而左右，时而身后。整个过程，那个人与他配合得天衣
无缝，就像合作了多年的伙伴。这个人又是谁呢？他从
来没有这样的舞伴，也没有这样合作过的伙伴。

视频放完了，莫托彻底惊呆了，他不得不承认，在舞
台上，在他身边确实有个人。这个人简直就像传说中的
武林高手，来无影去无踪，出神入化。不，他不仅是武林
中的高手，而且舞技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只在他之
上，而不在他之下。不可思议的是，直到视频结束，莫托
也没有看清此人的面目。看来，他身边确实隐藏着一个
神秘人。他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与自己同台献艺呢？

“他是谁？”朋友小声问道。
莫托呆若木鸡，把认识的人在脑海中过滤了一遍，

最后无奈地摇摇头。
“你不承认？”
“不，”莫托黑白分明的大眼看着朋友，“我身边确

实有这样一个人，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这件事不了了之。
莫托虽然是著名舞蹈家，但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每

次的演出都精益求精。加上四处奔波，莫托病倒了。这
次病得很严重，演出的日子快到了，病情仍没有好转。
莫托心急如焚，明天就要演出了，可他的病情……忽然，
他想起那个神秘人，如果有他，或许能替他解燃眉之
急。莫托想到这儿，笑了，虽然他不得不承认身边有个
神秘人，可那都是虚幻的，他怎么有这种糊涂的想法
呢？再说了，这也不符合他为人处事的原则。

莫托呆呆地坐在房间。不知什么时候，房间里传
来簌簌簌的响声，他并没有往心里去。响声越来越大，
莫托打量着房间，一个人影从他面前飞了过去，莫托仍
没有往心里去，直到人影第二次从眼前飞过，才引起他

的注意。莫托暗暗思忖，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怎么有
人影呢？或许急火攻心，他看花眼了。

莫托揉揉眼，这次，他终于看清了，屋里确实有人
影，在他面前晃来晃去。

“谁？”莫托站了起来，向人影走去。
人影既没有走，也没有逃，迎面站好。
莫托惊出一身冷汗，他面前站着一个人影，对！人

影，而不是人！人影薄薄的，却有模有样，很像一个人。
“你是谁？为什么来我房间？”莫托抛出一连串问题。
人影不说话，不过，从站相看，人影也在打量他。
莫托打量着人影，人影轮廓分明，身材修长，长胳膊长

腿，宽肩窄腰，圆臀……人影很像一个人……莫托脑袋“嗡”
的一下，难道那个与他同台献艺的神人就是他，就是陪伴了
自己多年的，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影子。

“你是我的影子？”莫托兴奋地问道。
影子没有说话，点了一下头。
影子当然不能说话了。

“每次演出的独舞，都是你与我伴舞？”莫托紧走两
步，紧紧抓住影子的手，可他感觉手里什么也没有抓到，

“不好意思，我弄疼了你。告诉我，观众说的那个人，还
有朋友说的那个人，就是你，也就是我的影子……”

影子再次点了一下头。
“太好了！”莫托兴奋地跳了起来，世界上最成功的

舞蹈家莫过于自己的影子都会跳舞，而且舞技超群。这
是他多年潜心钻研舞技，心无旁骛的结果，也是影子多
年耳濡目染的结果。

莫托欣喜地打量着影子。
怪了，影子动了起来，在莫托面前舞来舞去。看来，

不愧是自己的影子，没事的时候，就练习舞蹈。如果影子
能说话就好了，一人一影畅谈，该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即使面对莫托一个人，影子也跳得很认真，一板一
眼，就像在舞台上给观众演出一样投入。

想到舞台，莫托好好的心情又没了，明天就有他的
演出，现在，他病成这个样子，如何向观众交待啊？

“影子，我有件烦心事，”莫托摆摆手，“算了，说了
你也不知道！”

莫托再找影子时，影子不见了。莫托还是发现了
影子，影子躲在房间的某个角落里。他仔细一看，一脸
惊喜，影子严阵以待，就像他每次上台做准备。“咚”，莫
托发出一个音节，影子心领神会，随音节翩翩起舞，那
一招一式，抬手落足……有模有样。

莫托被影子的表演吸引住了，视线久久地留在影
子身上。

影子跳完舞蹈，转过身，面向他，深鞠一躬，挥手致意。
莫托笑了，即使面对他一个人，影子演出也是如此

认真，它把房间当成了舞台，把他当成了观众，虽然只有
他一个观众。莫托眼前又浮现影子跳的那段舞蹈……莫
托猛地站了起来，影子跳的那段舞，是他明天将要演出的
节目。影子之所以要在他面前跳这段舞，难道影子要替
他演出？

“你要替我演出？”莫托紧紧抓住影子，一连串的问
题又抛了出来，“那是真正的舞台，你能行吗？万一被
观众发现了怎么办……还有，你会跳这段舞吗？”

莫托说完狠狠捶了一下自己的头，他不是明明看
到影子跳舞了嘛，影子不是与他多次同台演出过嘛……
他怎么问这种幼稚的问题？

影子郑重地点了一下头！
“太好了！”莫托把影子抱在怀里。
第二天的演出如期举行，影子代替莫托的演出异

常成功。遗憾的是，这次，莫托的朋友，还有一些观众，
只看到了莫托一人独舞。

千万不要以为，从此以后，莫托以影子为替身，投机
取巧了。莫托把舞蹈视作生命，根本不会有这种想法。
在舞台上，他与影子经常配合，献给观众最佳舞蹈。

士兵突击队

菜畦里的小葱列着方队，
个个挺拔，整齐划一。

我背着手，踱着步，
刚找到阅兵的感觉。

不好，不好！
妈妈、姨姨和婶婶，
组成了士兵突击队。

告状精

小柳絮说，
她们只是互相追着玩，
从来没招惹过阿嚏，
反倒是忽然而来的阿嚏，
吓了她们一跳！

尴尬

草莓姑娘好苦恼，
浑身都是斑斑点点。

“唉，千里万里，
哪里有我的祛斑师？”

好心的荔枝姑娘说：
“想开点儿，你看我
浑身都是青春痘。”

姑娘们的话音刚落，
忽然有个更大的声音响起：

“草莓，草莓，
我们喜欢甜甜的斑点，
荔枝，荔枝，
我们讨厌红红的青春痘！”

一枚小吃货说完，
不好意思地吐了吐舌头。

喂眼睛

大自然妈妈念叨着：
“春天用迎春花喂眼睛，
夏天用荷花喂眼睛，
秋天用菊花喂眼睛，
冬天用梅花喂眼睛。”
山山水水不乐意，
田野不乐意，
绿化带也不乐意！

“我们也喂过眼睛呀！”

大自然妈妈哈哈大笑 ，
连忙说：“我先大体地说

说她们，
再具体地说说你们。”

没办法的事

丁香姑娘不想剃寸头，
是没办法的事。
它们是丁香，也是绿化带。

猫猫狗狗不想穿各种衣服，
是没办法的事。
它们是猫猫狗狗，也是宠物。

路灯不想一直站岗，
也是没办法的事。
它们是路灯，也是固定设施。

世界上有那么多没办法的事，
需要太多会想办法的人。

路边的杏花开了，有深粉、有浅粉，相应之间十分
好看，想起小时候，山上那漫山遍野的杏花，也想起那
个爱哭鼻子的自己。

小时候，我家住在一处山脚下。20 世纪 90 年代，在
北方偏僻角落的小镇上的城郊，物质匮乏。我们的房子
是父亲用几年的积蓄买了砖和水泥，请了两位帮工自己
设计自己盖的。一条窄窄的走廊隔出两个空间，一边是
卧室，一边是客厅，走廊尽头是不宽敞的厨房，加一个
类似储物间的小屋子，一座房子就完成了。家具有三
件，父亲的木匠朋友送的一个立柜，一个碗架和两个单
人沙发，其他置物收纳的都是母亲用各种零碎的木板搭
建起来的，喜欢干净整洁的母亲还在上面铺上白色类似
针织的布罩，也就显得有模有样了。

玩具是没有的，盘子、碗残留的陶瓷碎片、破旧电
子产品的弹簧、玻璃碴子和俯拾即是的树枝、石头。但
是住在背靠一座山的房子里，七岁的小女孩就拥有了很
多。夏天疯长的绿草野花，秋天满地的落叶松针，冬天
茫茫的白雪还有春天漫山的杏花，都藏着无尽的乐趣。
哭鼻子了我就爬到我家正背后的小山顶，“俯瞰”我们
这一片高高低低的房子，我家变得那么小，那么远，呼
吸顺畅了，心里也舒坦了，眼角的泪瞬间就干了。

我爱哭鼻子是出了名的，近亲近邻，大人小孩，凡
是知道我的都知道我是个爱哭鬼。母亲做我不爱吃的

小米饭我会哭，哥哥不带我玩会哭，和周围小孩儿玩被
嫌弃玩得不好会哭。母亲说，在我五个多月大的时候她
因为要上班把我送到了邻居老奶奶家。那时候的我爱
笑，不爱哭，老奶奶家还收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女
孩，特别爱哭，每次她坐在炕上要摸或摘窗台花盆里的
花，我就会拍她的手，她就哭，而我坐在奶奶腿上满是

“得意”。可似乎从记事开始，我就变得爱哭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一直都只有母亲和哥哥，每天

母亲骑着二八自行车，前面驮着我，后面载着哥哥，来来
回回穿梭在“城区”和郊区之间。每天吃饭是我们三个，
睡觉是我们三个，春天在院子里翻地种菜做大酱，夏天压
井浇水听蝉鸣吃西瓜，秋天摘西红柿、挖土豆、搬白菜，
冬天猫在屋子里看院里晾衣绳上冻得定型的衣服裤子，
一直都是我们三个。所以我的家长会上没有父亲，我的
毕业典礼上没有父亲，我上台领奖的时候没有父亲。

在乡镇工作的父亲十天半个月才会回来一次，那
也是后来我大一点才有的印象。父亲严肃又很爱生气，
即便是偶尔回来也并没有带来额外的温暖。我必须听
话懂事，一不小心就会挨训。比如父亲看报纸的时候我
蹦跳打扰了他会挨训，他睡午觉的时候我弄出声响会挨
训，吃饭挑食不吃芹菜也挨训。挨训我就委屈，就会哭
鼻子，而这会让父亲更加愤怒，小时候他说过的最多的
话就是“我最讨厌爱哭的人”。而这似乎成了魔咒，我

越来越爱哭。起床晚了怕迟到会哭，考试成绩不理想会
哭，参加不上鼓号队还是哭。最夸张的一次，是我想要
一台红色自行车，我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这个要求，被父
母同时拒绝，毫无悬念，我又哭了，而且哭得停不下
来。前后总共三天，我没怎么吃饭，一直哭，时而嚎啕
大哭，累了就默默啜泣，然后再嚎啕大哭，晚上做梦也
在哭，我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眼泪，只觉得有一股源
源不断的委屈生长在我心口，化成一滴滴眼泪不停地
流，怎么都压不下去。最后，我如愿得到了红色自行
车，可当我骑上去的时候一点都不开心。

之后，我再也没在父亲面前哭过。九岁做疝气手
术，我自己走进吹着冷气的手术室，全身颤抖，不哭；十
岁扁桃体手术，嘴里喷麻药、大夫把大钳子伸进我嘴
里，我端着被切下来的扁桃体走出处置室，不哭；十四
岁考上高中，第一次离家住宿，父母帮我安顿好要离
开，我笑着挥手，不哭；十七岁考上大学，独自坐上去往
呼和浩特的火车，在窗边看着站台上的父母，不哭。其
实，我还是爱哭，只是学会了躲起来哭。高中时挂掉给
父母的电话，在校园里边走边哭；大学时丢了手机，坐
在马路边抽泣着哭；读研究生时去蒙古国交流学习一
年，为了省下跨国的机票钱，唯一一次过年没回家，站
在留学生宿舍的窗边对着异国的街道哽咽着哭。

成家之后，似乎随时都可以哭鼻子，可是心里的委

屈却没有因为哭的畅快而消失，挤在胸口，我一直觉得自
己疏解得很好，可每次难过那股委屈又浮起来，始终没有
散去。后来我有两次在父亲面前掉过眼泪。在哥哥的订
婚宴上，父亲喝醉了，一开始趾高气扬一直夸自己夸儿子
的他忽然坐进椅子里蔫了，耷拉着脑袋喃喃了一句“我们
都是为了孩子们幸福……”听到这句话的我在餐桌上就
哭起来，所有人不知所措，想安慰却不知从何说起。四年
前，我躺在手术床上即将被推入产房，父亲突然走过来弯
腰对我说“姑娘，坚强点！”瞬间，一股热流冲击我的眼
眶，眼泪啪嗒落到了枕头上，我侧过脸……

去年夏天，父亲因为心脏不适住院，我去陪床。每
年这个时候他都会不舒服住院调理，所以我并没有太多
的担忧，白天陪他，晚上回家睡觉。一天傍晚，我刚回
到家，医院打来电话说父亲病情加重，需要 24 小时陪
护。我依然没有过多思虑，开上车赶往医院，开始了近
两个月的日夜陪护。父亲的情况日渐糟糕，他从情绪激
动不配合医生，到激烈地要求不符合他病情的饮食，到
后来卧床，日夜不停地输液，最后离开了这个世界。在
告别仪式上，我站在他身边，平静地看着他，我很想哭，
哭他从来没有认真听我说话，哭他从来不懂我的心意，
哭他不知道我多么希望得到他的认可和肯定，哭他不懂
表达爱……可是，没有眼泪流下。终于没有人再说“我
最讨厌爱哭的人”了，可是我却不哭了。

在科尔沁沙地的边缘上，长着一棵沙蓬草，它还
有个名字，叫风滚草 。

爱运动的沙蓬草想到沙地上去。
邻居芨芨草好言相劝，说那鬼地方去不得。马兰

花说去了就回不来。针茅草说话最难听：“就你？去
了根都扎不下，能活吗？再也跑不了了？”

沙蓬草不吭声，假装自己在听。
晚上，沙蓬草梦见自己长大了，没有了根，身子

轻得风一样，翻着跟头往沙地里滚。芨芨草在后面喊
“你疯啦”，那声音越来越小，像蚊子叫。

沙蓬草醒过来，发现扎在沙土里的根开始松动了。
“我还是想去那边看看。”有一天沙蓬草说。
芨芨草抖了抖叶子：“那边？那边沙子烫脚，没

水没泥土，蚂蚱都不往那边跳！”
“我就是想看看。”沙蓬草说。
“对，就是想去看看。”沙蓬草又说了一遍。
说完它就拔自己的根。
有一根根须扎进了一块小石头缝里，拔的时候沙

蓬草以为自己要断成两截了，很痛。
“别拔了！那个石头缝里有水！你傻啊！”芨芨

草张大了嘴巴。
沙蓬草没有停，它知道那块石头缝里的水，凉丝

丝的，每天早上喝一口，一天都不渴。
“啵儿”的一声，沙蓬草还是拔出来了，当最后一

根根须离开泥土的时候，沙蓬草整个身子晃了一下，
站不住了，歪倒在草地上，枯黄的草，金黄的沙。

风正好来了。
科尔沁草原春天的风，又硬又干，带着沙粒子。

风把沙蓬草从地上掀起来，它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

就已经在空中翻了三个滚。
“啊！啊…… ”沙蓬草在呼喊着。
沙蓬草在风里滚着，整个身体都跟着动，它闭上

眼睛，原来这就是滚啊！不是飞，也不是飘，是结结
实实地翻筋斗，有时还弹跳很高，再重重摔下来，有
撞击的痛感。

沙蓬草睁开眼，看见自己正从西拉木伦河上面飘
过。河水蓝蓝的，装着蓝天，白云和自己。

沙蓬草看见自己的倒影，圆滚滚的，毛蓬蓬的，
像个滚动的团团。

“还挺好看的。”它自言自语。
过了河，风又开始旋转，不知道转了多少圈，走

出去多远，风一下就停了，像有人把开关关了。
沙蓬草摔下来，“噗”的一声掉进沙子里，只觉得

自己的脚底板在冒烟，很烫，很疼，稍微一动，就陷下
去，更烫，更疼。

“水……”它小声呼喊着。
沙蓬草将身体卷起来了，软软的。
这时的沙蓬草想起芨芨草那句话：“没有根你会

死的。”
沙蓬草在哭，眼里却流不出一滴泪水来。
就在沙蓬草感觉自己的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个

东西碰了碰它，轻轻的，软软的，湿湿的，像小狗的鼻子。
原来是一只沙狐，耳朵尖尖的，嘴巴上沾着沙

子，一双眼睛又大又亮，正歪着头看它。
“你是吃的吗？”沙狐问。
沙蓬草说：“不是。”

“那你是什么？”
“我是一棵草，随风滚动的草。”
沙狐凑近，抽了两下鼻子：“草不是长在土里的

吗？来这干啥？”
“我……我把根拔了，遇到了风。”
沙狐愣了一下，突然笑了。

“你有点傻，我还以为你是能吃的呢！”沙狐说。
沙蓬草浑身开始脆裂，酥碎，已经没了力气反

驳，紧紧地闭上了眼。
过了一会儿，它感觉身下的沙子动了。沙狐在用

前爪刨坑，刨得很快，沙子四处飞溅。
“你干嘛？”沙蓬草问。

“给你挖个坑。”沙狐说，“傻子不是该待在坑里吗？”
沙狐说话实在不好听。
不一会儿，它刨了一个不深不浅的坑，坑底的沙

子颜色深一些，有凉爽的潮气。
“你下来呀。”沙狐说。
沙蓬草跳进坑里。
沙狐静静地蹲在旁边，伸出舌头，舔了一下沙蓬

草的根须。
它的舌头是湿的，暖的。
就那一下，有一根根须软了，自己开始往下钻，

钻进了那层湿沙子里。接着是第二根，第三根，这也
太神奇了。

沙蓬草活过来了，沙狐还在它旁边趴着，把下巴
搁在沙子上：“你还走吗？”

“不走了。”沙蓬草说。停了一下，“那个……谢
谢你。”

沙狐打了个哈欠：“谢啥！反正我现在就是想帮你。”
那天晚上，沙蓬草在沙地里扎了根，喝到了水，

浑身有劲儿了，风来的时候它不再害怕。
阳光、水汽、风，轮流光顾着沙蓬草。沙蓬草生

根，发芽，长叶，开花。花很小，不仔细看都看不见，
可是，它一天一天在长大，沙狐常常来乘阴凉。

秋天到了，沙蓬草的根自己断了。
不是它拔的，是到了时候，根就会从最细的地方

断掉。风一吹，沙蓬草又变成了一个草团，在沙地上
滚起来。

这一次它不害怕了，它知道，种子会从它身上掉
下去，掉在沙子上。好朋友沙狐会刨坑，会把种子埋
起来。明年春天，这里会多一棵沙蓬草。

沙蓬草在沙地上滚了很远很远。有的种子落在
沙丘背面，有的落在低洼处，有的落在沙狐窝旁边。

它滚到最后，身体已经空了，种子全撒光了。它
就那么轻飘飘地躺在沙子上，像个空空的鸟窝。

芨芨草从风那里听说，沙地里长出了好多绿草，
圆圆的，蓬蓬的，风一吹就滚，滚到哪儿就住到哪儿。

芨芨草摇了摇叶子，没说话。
风都走远了。

“那个傻瓜。”它说。
这一次不是骂人。

童童 诗诗
●许丽娜

舞蹈家的影子舞蹈家的影子
●许廷旺

哭 鼻 子哭 鼻 子
●澈格仑

爱奔跑的风滚草
●谭丽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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